
钱塘吴氏与瓶花斋书事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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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清代杭州吴焯、吴城父子及其经营的瓶花斋，不仅以藏书名闻天下，也是清中叶杭州

文人重要的雅集场所。其间之人物往来、宴咏风雅，于杭郡文事之兴乃至“浙派”之起，皆有一定

关联。本文以吴氏家族之藏书活动为中心，对瓶花斋之基本概况、藏书聚散等所谓“书事”详作

考订。同时亦特别关注瓶花斋藏书、雅集与狭义“浙派”诸多文学活动之间的关联，并试图从这

一侧面反映清中叶杭州文坛之文人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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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杭州吴氏瓶花斋之名，向与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天津查氏水西庄以及杭州赵氏小山堂等著

名私家藏书楼相埒。对此，袁枚《随园诗话》曾云：

　　升平日久，海内殷富，商人士大夫慕古人顾阿瑛、徐良夫之风，蓄积书史，广开坛坫。扬州有

马氏秋玉之玲珑山馆，天津有查氏心谷之水西庄，杭州有赵氏公千之小山堂、吴氏尺凫之瓶花斋。

名流宴咏，殆无虚日。①

袁枚以“商人士大夫”来总称这一类藏书家，以其皆能以商人背景而投身文化事业，即今日“士商”、“儒

商”之谓者。他们既有财力积聚丰富的藏书，又有能力召集、汇集当地之文化名流，即所谓“蓄积书史、

广开坛坫”。这也正是清前中期江南等富庶之地所兴起的一种典型的文化形态，对其周边之文人及文

化活动可谓影响深远。

惟诸藏书家中，扬州马氏、杭州赵氏、天津查氏皆多有关注者②，而吴焯瓶花斋则罕见专文论及。

事实上，四家之中，吴焯年岁最长，瓶花斋藏书也早有声名。洪亮吉曾在《北江诗话》中将藏书家分为

数等，其中第三等曰“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流览”者③，所及则天一阁

范氏、传是楼徐氏以及瓶花斋吴氏，尤高黄丕烈、鲍廷博一等。且瓶花斋之藏书与雅集，于杭郡文事之

兴乃至“浙派”之起，皆有一定的关联。其重要性可谓不言而喻。因撰此小文，以就正于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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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袁枚：《随园诗话》卷三第六十则，清乾隆嘉庆间随园增刻本。
有代表性的如严迪昌先生《往事惊心叫断鸿———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与雍、乾之际广陵文学集群》、《谁翻旧事作新

闻———杭州小山堂赵氏的“旷亭”情结与〈南宋杂事诗〉》等文。
［清］洪亮吉：《洪亮吉集》，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第５册，第２２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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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瓶花斋及其藏书之聚散

按瓶花斋之得名，缘其庭院植小琼花，又呼瓶花，故名之。① 据《两浙輶轩录》引朱文藻语，瓶花斋
“在九曲巷口，与汪氏振绮堂南北衡宇相望”②。又据柯汝霖《武林第宅考》载：

　　吴尺凫瓶花斋在荐桥，见《药园诗集》。厉樊榭《踏灯词》有“诗人家住荐桥街”之句。按药园

在城东……内有瓶花斋、青萝书屋、鉴阁、霏红台、香白榭、听雪亭、寒翠楼诸胜。瓶花斋为药园之

一。③

检《武林坊巷志》，“荐桥”与“九曲巷”皆属“芝松坊”④，即今杭州上城区清泰街、九曲巷一带⑤，与汪氏

振绮堂所在之“馆驿后”属同一坊。按汪氏振绮堂为杭州另一著名的私家藏书楼。据朱文藻回忆，瓶

花斋与振绮堂相邻，“两家皆嗜藏书、精校勘，常各出所藏互相借抄。余馆振绮堂整比书籍，因得常诣

先生（按：指吴焯子吴城）讨论古籍，间亦预觞咏之会”⑥，可见彼此往来频繁。而此“芝松坊”以及相邻

之“松盛坊”内，所居尚有毛先舒、柴绍炳、严沆、杭世骏、许宗彦等人，皆当时名流。其中许氏鉴止水

斋、杭氏道古堂与汪氏振绮堂一样，亦杭州著名的私家藏书楼。

又柯汝霖云“瓶花斋为药园之一”，并罗列药园诸多亭阁名。按此“药园”系吴焯祖父吴名溢（号我

匏）所筑。厉鹗《东城杂记》载：

　　药园在东城隅，与皋园相望。明季吴文学我匏构。轩槛虚敞，竹木萧森。玉照堂前玉兰一

株，大可数抱，高花如雪，盖百馀年物。康熙中，萧山毛西河太史奇龄与吾杭诸名士集此作送春

诗，时橐笔数十人，多有佳句……⑦

今吴焯早年诗集题《药园诗稿》，即以此园名集。惟瓶花斋并非吴名溢所建，而系吴焯新筑。金埴《不

下带编》提及瓶花斋之筑云：

　　壬午、癸未间，红兰亲图瓶花一幅，赐寄吴子尺凫焯于瓶花斋。风致天然，白描神品。尺凫，

钱塘才士。斋，其新筑也。予与尺凫，三十年契好，常得游息于此。⑧

按此“壬午、癸未间”当指康熙四十一年至四十二年（１７０２－１７０３）。“红兰”指清宗室爱新觉罗·岳瑞，

号红兰主人。其作瓶花之画以赠吴焯，当以其时书斋新成之故。

瓶花斋筑成后，即成为吴氏读书、藏书之所。徐倬《瓶花斋看画记》曾记康熙四十五年（１７０６）受邀

至瓶花斋看画的经历，并描述所见曰“斋甚修洁，疏帘素槛，图书罗列其中”⑨。瓶花斋在吴焯的经营

下，很快就以藏书名闻天下。厉鹗称“尽出橐中金，万卷购连屋”瑏瑠，汪沆《吴太学家传》则称其“喜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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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杭州府志》卷七十八“物产”：“小琼花……即今瓶儿花也，亦呼瓶兰，又呼瓶花。康熙间吴尺凫征君斋庭有之，故曰
瓶花斋。今老屋犹存，庭柯无恙。秋结朱实累累然，如山柿而小。此花此果，皆非经见者。”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
辑》，第２册第３９３页。

⑥　［清］阮元：《两浙輶轩录》卷二十一“吴城”条，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６８３册，第６７７、６７７页。
［清］柯汝霖：《武林第宅考》，收入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杭州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９册第３６５页。
［清］丁丙：《武林坊巷志》，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４册第７、７４页。又柯汝霖所引厉鹗诗见《樊榭山房集·续集》卷

六《元夕集吴瓯亭斋中赋武林踏灯词四首》其二，下有小字注云：“明瞿长史宗吉居荐桥，见《归田诗话》，有灯词十五首。瓯亭亦居
此地。”诗系于乾隆十三年（１７４８）。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４５９页。

按《武林坊巷志》将吴氏众人诗文、传记置于相邻之“松盛坊”下“严衙弄”条（同前第４册第４８７－５１２页），而行文中惟见九
曲巷、荐桥，未及严衙弄，可知有误。又民国时吴昌绶在吴焯《径山游草》跋语中称“吾宗尺凫先生瓶花斋故居在杭州马市街”，所谓
“马市街”属“如松坊”，实为许宗彦鉴止水斋之所在。

［清］厉鹗：《东城杂记》卷上《药园送春句》，清粤雅堂丛书本。
［清］金埴：《不下带编》卷五，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９０页。
［清］徐倬：《修吉堂文稿》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集部第２４５册第７１７页。
［清］厉鹗：《樊榭山房集·续集》卷二《和吴敦复题重得先人旧藏宋刻丁卯集后》，同前第１０７２页。



书”，“凡宋雕元椠与旧家善本，若饥渴之于饮食，求必犹而后已”①。张熷《吴绣谷先生行状》所述则更

为详细：

　　先生藏书不下数万卷，元钞宋椠，购常不赀。一书必兼数本相参比，有所举正，辄疏其颠末而
甄识之，海内证索家推为第一。性强干，居常应会酬答，率尽朝哺。稍隙，辄坐瓶花斋，签帙纵横，

手自点勘，至夜分乃罢。②

文中提及吴焯藏书多达“数万卷”，且所藏书必手自校订，而瓶花斋正是他日常诵读、校勘藏书的主要
场所。惟赵嘉楫曾云“辟楹曰瓶花、曰青萝、曰鉴阁，各聚书万馀种”③，此皆药园之亭阁名，可见药园藏
书之所当为以上三地，后人则多以“瓶花斋”总称之。

除“瓶花斋”之外，吴焯晚年又于药园内植古藤一本，构亭曰“绣谷”，并以自号。其子吴城、吴玉墀
辑家传书目，亦名曰《绣谷亭熏习录》，后人亦时有以“绣谷”代指吴氏藏书者。今其钞本版心尚有“绣
谷亭”字样④。关于绣谷亭，汪沆《吴太学家传》曾描述云：

　　家有绣谷亭，亭前朱藤一本，为尺凫翁手自携植。岁月寖久，轮囷盘曲，枝叶上升于架，阴庇

四檐。君爱护唯谨。花时柔条下垂如璎珞，蜂喧邻巷，必置酒高会。

可见，瓶花斋以藏书名，绣谷亭以赏花名，此堪称吴氏药园中最具代表性的两处景致。

经吴氏父子两代藏书，瓶花斋聚书之富乃名闻天下。焯长子城能承父业，不仅“子守书无失”⑤，且

能“插架所未备者，搜求校勘，数十年丹黄不去手”⑥。其时藏书虽亦有散失，所谓“数十年来，或久假于
戚友不归，或遭胠箧以去，多有散遗”⑦，但总体而言，仍以积聚为主。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吴城游历北京
时尚重新购得吴焯散失之宋本《丁卯集》，并遍召同人倡和，乃成一时佳话⑧。至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

开四库馆，吴氏献书三〇五种，于浙省诸多私家藏书中，仅次于范氏天一阁、鲍氏知不足斋与汪氏开万

楼，因获赐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一部，以示嘉奖⑨。

后人在述及瓶花斋藏书之盛时，常以进献四库馆之殊荣为例，殊不知瓶花斋自此以后亦开始走向
衰落。其时吴焯、吴城父子俱已去世，瓶花斋藏书归焯季子吴玉墀经营。玉墀于乾隆三十五年（１７７０）

中顺天举人后，历官太平县教谕、天柱知县，晚年更远官贵州，其好友应澧因而叹息“一官远去，瓶花斋

连遭邻火，藏书散失，十无二三”瑏瑠。其时吴氏后人中，惟吴城之孙吴荀龙尚能继承家风。按荀龙字双
有，号云颿，吴城次子中麟之子。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举人，官乌程教谕。《杭郡诗续辑》云其能“取先
世藏书读之，一时有小万卷楼之目”瑏瑡，然亦未见有继承藏书职志的记载。

至嘉庆二年（１７９７）吴玉墀去世瑏瑢，瓶花斋藏书更是无人打理。后人多据黄丕烈所作宋本《新定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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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汪沆：《槐塘文稿》卷三《吴太学家传》，收入《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３０１册第４６６－４６７页。
按：下引《吴太学家传》均据此本。

［清］张熷：《南漪先生遗集》卷四《吴绣谷先生行状》，清刻本。按：下引《吴绣谷先生行状》均据此本。
［清］阮元：《两浙輶轩录》卷十五“吴焯”条引赵嘉楫序略，版本同前，第５３１页。
上海图书馆藏清钞本《箫台公馀词》，其版心下方有“钱唐吴氏绣谷亭抄”字样。又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十“明以来之钞

本”条：“吴尺凫钞本，板心有‘绣谷亭’三字。”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６９页。
［清］厉鹗：《樊榭山房集·续集》卷五《亡友吴绣谷墓下作》，版本同前，第１３７０页。
民国《杭州府志》卷一百四十五“文苑二”，版本同前，第３册第４６９页。
汪沆：《槐塘文稿》卷三《吴太学家传》，同前。
［清］阮元：《两浙輶轩录》卷二十一有吴城《先君子旧藏许浑丁卯集失去二十馀年余于京师重得之以归先子图章宛然简端

抚今悼昔因得长律三首》，版本同前，第６７７页。另友人汪沆、赵昱、金志章等均有诗。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五九条“浙江巡抚三宝奏鲍士恭等五家呈献遗书等事折”：“计鲍士恭家有

六百二十六种，吴玉墀家有三百五种，汪启淑家有五百二十四种，孙仰曾家有二百三十一种，汪汝瑮家有二百十九种，共一千九百
零五种。”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９７－９８页。

［清］应澧：《闇然室文稿》卷三《吴小谷诗集序》，清道光二十七年刻本。
［清］吴振棫：《国朝杭郡诗续辑》卷二十四，清光绪二年刻本。
按应澧《吴小谷诗集序》有“小谷以嘉庆二年没”之语，可知其卒年；又文中有“而年已七十矣”，则其当生于雍正五年

（１７２７）前后。此外，文中尚有“而小谷失怙，才数岁”之语，其父吴焯卒于雍正十一年（１７３３），如以雍正五年生计，其时玉墀七岁，亦
相吻合。



志》跋，推断瓶花斋藏书在嘉庆五年庚申（１８００）前后曾大量散出：

　　岁庚申，闻浙省书坊从故家买得旧志书几至充栋……是书之来，湖人施锦章为我向伊亲陶士

秀处访来。所云故家，未知谁何。卷中有“吴焯尺凫”、“西泠吴氏”图章，当是瓶花斋物也。先是

士秀以番钱四枚买得宋刻《司马温公集》，易余六十金而去。今闻其得故家书有三间屋，价止青蚨

二十四两，令人可叹可笑。此书以白金卅金相易，则其他之直钱，不从可推乎。①

此《新定续志》有吴焯藏印，想必是瓶花斋早年收藏之物。惟细味文意，黄氏当时所见仅此一种，并据

印章断其主人，但对散书之“故家”并未遽下结论，仅云“未知谁何”。若此部《新定续志》系旧藏瓶花斋

而后流入“故家”者，似亦能说得通。否则吴玉墀去世仅三年，其后人亦非无知无学者，以区区二十四

两贱卖三屋藏书，实在有些骇人听闻了。且应澧于嘉庆十年（１８０５）前后为吴玉墀诗集作序时，云瓶花

斋藏书散失主要是因为“连遭邻火”，当非无据之说。

但不管如何，瓶花斋藏书在嘉庆初年大量散失，也是不争的事实。林申清认为瓶花斋藏书“散出

后多归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德清许氏鉴止水斋和同邑汪氏振绮堂”②，这也是学界比较通行的看法。

此外，张鉴作于道光十四年（１８３４）的《秀水计氏泽存楼藏书记》，则提及“就所见瓶花斋之散，吾友眠琴

山馆得其《苕溪集》，德清许部曹得其《隶释》、《隶续》，皆旧钞本”③，所及则尚有南浔刘桐眠琴山馆（德

清许部曹即许宗彦鉴止水斋）。同书《眠琴山馆藏书目序》又云“适值卢氏抱经堂、吴氏瓶花斋雠校精

本散出四方，于是疏雨所收之富，又越从前数倍”④，则所得当不止《苕溪集》一部。按刘桐殁于嘉庆八

年（１８０３），则瓶花斋藏书于其时想必确实已经零落殆尽了。

二、吴焯家世及其士商身份

钱塘吴氏原籍安徽歙县，晚明时迁居杭城。焯祖吴名溢，字竖知，号我匏，前明诸生。康熙《钱塘

县志》载其传略云：

　　吴名溢字我匏，崇祯二年补钱塘诸生。时复社方行娄东甬上，诸名宿舟车络绎，溢皆与焉。

鼎革后，弃举子业，不复出。两丧皆庐墓，著《丧礼注》。晚年构药园于城东，与严沆、查继佐、柴绍

炳、关键、丁文策、袁于令、祁豸佳、吴山涛辈觞咏其中，有《药园盍簪集》。查继佐序云：明季文体

诡变，尚诸子百家、仙释语录聱牙佶屈之文，溢乃沉酣六经，蔚以实义，作《麟经诠解》。考三传互

异，折衷诸家，为《春秋详注》。严司农沆尝语人云：林峦标致，当推是公。非晚近人物。卒年七十

有六。⑤

据传略可知，吴名溢在明末曾与复社，即所谓“以学行著声复社”⑥。明清鼎革后，乃“弃举子业，不复

出”，所结交者则多为明遗民。平生专研经学，尤邃于《春秋》。所谓“沉酣六经，蔚以实义”，在鼎革之

际尤有深意。

其子维桢，字左廷。康熙《钱塘县志》载其传略，录之如下：

　　吴维桢字左廷，幼随父名溢授经。名溢名噪复社，维桢以总角从。遭岁荒，辍业，年十六事居

积，奉养二亲，垂白同孺慕。年六十馀，遭母丧，哀毁骨立。当亲在，与弟嘉枚同室居。女兄贫，迎

养于家，终其身。桢性伉直，不屑屑与人寒温。及人有患难缓急，辄推解排救，不少靳事，己无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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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⑤
⑥

［清］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三《新定续志十卷》，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７０－１７２页。
林申清：《明清著名藏书家藏书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９４页。

④　［清］张鉴：《冬青馆甲集》卷四，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４９２册，第４７、５２页。
［清］康熙《钱塘县志》卷二二“文苑”，《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４册第４１８页。
［清］张熷：《南猗先生遗集》卷四《吴绣谷先生行状》，版本同前。



色。尤笃族谊。方闽逆煽乱，民间被俘子女，捐千金倡赎。事闻，制府李公之芳深奖异焉。以子

炳官封国子监学正。寿终八十有六。①

文中提到维桢十六岁“事居积”，当指吴氏家族从事盐业贸易。张熷《吴绣谷先生行状》称吴家“以盐策

起”，汪沆《吴太学家传》亦云“君家故业鹾”，其父名溢于《两浙盐法志》中亦列名于商籍②。而从吴氏家

世看，其高祖自歙迁杭，约在明万历年间，正是徽州盐商大批南下移居之际。两淮、两浙盐场又是明清

徽商最活跃的区域，故扬州、杭州等地，汇聚了大批徽籍商人。《两浙盐法志》中所载钱塘吴氏，多从歙

县或休宁等地来，此当其时同南迁者。

维桢生七子，吴焯其仲。焯（１６７６－－１７３３）字尺凫，别字绣谷，晚号绣谷老人。岁贡生。据张熷
《吴绣谷先生行状》，焯绍父业，而“神识通敏，详闲时要，所指切处奏并中机宜，当事多向纳之”。雍正

七年（１７２９），浙江总督李卫以吴焯“尚义急公，有裨鹾政”，而疏请议叙正八品用。盐务之外，吴焯亦有

文名。传其九岁能诗，弱冠后则以“诗古文擅名东南”③，论诗者称能“别出机杼，令人可想”④。中年后

始为词，厉鹗称在周邦彦、张炎诸人间。诗文之外，亦精小学，尝与无锡朱襄同析《说文》。又能熟知杭

城古迹，作《武林金石考》。雍正九年（１７３１），受聘与修《浙江通志》、《西湖志》“古迹”一门，“考证详确，

多人所未发”。著有《药园诗稿》二卷、《渚陆鸿飞集》一卷、《玲珑帘词》一卷、《南宋杂事诗》一卷，皆刊

布行世；另有《绣谷文集》、《蝉花集》等未刊稿二十馀卷。

吴焯有弟煃、问郯，皆有文名。煃字西庚，号叔子，钱塘贡生。《杭郡诗辑》称“叔子兄绣谷、弟浣

陵，缟纻遍海内，而叔子独闭门自守”⑤。又问郯字浣陵，初字皖轮。康熙五十九年举人（１７２０），官通州

知州。《杭郡诗辑》称“涣陵与兄绣谷焯、叔子煃，皆有声于时。而绣谷、涣陵交游声气尤广”⑥。

焯有三子，长子吴城（１７０１－１７７２），字敦复，号瓯亭；次子玉垣，字右承；季子玉墀（约１７２７－

１７９７），字兰陵，号小谷。初，以长子城继承盐务，然“中年以往，不耐烦嚣，举而委诸仲弟玉垣”⑦。至吴

城孙辈吴荀龙，则云“家故饶，出入听典守者，不问盈缩，生计日绌”⑧，家业渐趋式微。然而瓯亭、小谷

兄弟在学问、文名乃至仕途上，都小有成就。汪沆《吴太学家传》称吴城“诗独擅性灵，苍秀拔俗，一洗

调铅杀粉之习，四座传观，莫不激赏”，晚年又一心向佛，杜门却轨，常趺坐于瓶花斋，以整理乡邦文献

为职志；玉墀早年为诗“出入中晚唐”，三十以后则“沉潜经史，贯串百家”⑨，乾隆三十五年（１７７０）成举

人后远宦他乡。

无论是张熷的行状、汪沆的家传，还是《钱塘县志》、《杭郡诗辑》等所载传略，于吴氏家世，多侧重

述其藏书、学识及文学造诣，乃至与前辈文人的交游往来等，至于其盐商之背景、从商之经历，则寥寥

数语一笔带过。事实上，大规模的私家藏书必须有丰厚资产作为保障，其中尤以经商能够迅速实现财

富的积聚。这也是明清私人藏书家多商人背景的重要原因。而杭州、扬州等地的藏书家，则尤以徽州

盐商居多瑏瑠。袁枚将他们概括为“商人士大夫”，不亦宜乎？

然而以追逐利益为职志的商人，与不求功利的文士，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予以调和？袁枚在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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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⑧
⑨
瑏瑠

［清］康熙《钱塘县志》卷二十五“耆善”，版本同前，第４５３页。
《钦定重修两浙盐法志》卷二十五“商籍二”，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８４１册第５６６页。

⑦　［清］汪沆：《槐塘文集》卷三《吴太学家传》，版本同前。
［清］查为仁：《莲坡诗话》第一一一条，收入《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４９９页。
［清］吴颢、吴振棫：《杭郡诗辑》卷十四，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清］吴颢、吴振棫：《杭郡诗辑》卷九，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清］吴振棫：《国朝杭郡诗续辑》卷二十四，清光绪二年刻本。
以上所引皆见［清］汪沆：《槐塘文稿》卷三《吴太学家传》，版本同前。
杭州如振绮堂主人汪宪，即明末黟县盐商汪元台的后人；又如开万楼主人汪启淑、知不足斋主人鲍廷博，亦歙县盐商而移

居杭州者。扬州则小玲珑山馆马氏、康山草堂江氏，均为人所熟知。



马氏小玲珑山馆之盛时，末亦感叹“至今未三十年，诸诗人零落殆尽，而商人亦无能知风雅者”①。究其

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知风雅的商人往往倾向于为自己（或其子孙）谋求更进一步的士大夫身

份，而这一点恰恰会破坏“士商”二字之间微妙的平衡。从吴焯“屑屑从举场四十馀年”，到吴城于盐业
“不耐烦嚣”而专事文事，至最后瓶花斋藏书之大量散失，更与吴玉墀“捷北雍”后远官贵州有关。对文

士乃至仕宦身份的追求，不仅会耗费大量的金钱，而且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其对商业利益的追求。

如淮安盐商兼藏书家程晋芳，“家本富商，交结文人，家资荡尽”，虽成进士，却晚景凄凉②，诸如此类的

典型案例，实数不胜数。

三、瓶花雅集与浙派文事

对于徽商好事风雅这一点，历来论述已多。而藏书与雅集，向来被视为这些风雅儒商们开展文化

活动的重要表现形式。袁枚“蓄积书史，广开坛坫”二语，可谓贴切。然而，瓶花斋藏书之名今日或犹

闻，其雅集之盛却已罕见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事实上，时人在谈及钱塘吴氏及其瓶花斋时，

亦多以其为风雅坛坫。如赵嘉楫曾云：“四方骚雅游屐至武林，鲜不延接把臂，或下榻经年，讲求摩

切”③。又魏之琇诗云：“武林吴氏号诗薮，亭子倚花名绣谷。雅集当时多胜流，豪吟迩日尚耆宿。”④一

句“诗薮”，实概括了其时雅集之盛况。故吴氏后人吴用威在追怀先人事迹时称：“康熙中门祚寖盛，一

时群从多以谈艺好客相尚，而绣谷先生尤为眉目。瓶花雅集，东南称诗薮焉。”⑤此殆非虚语。

吴焯于康熙四十一年（１７０２）前后筑瓶花斋，故严格意义上的“瓶花斋雅集”当自此始。康熙末年

至雍正初年，厉鹗这一批被后人称为狭义“浙派”者，开始渐有文名。吴焯以前辈身份与之结交，相与

甚欢，而瓶花斋亦成为其宴饮文聚的重要场所之一。按吴焯与厉鹗之往来不知始于何时。据朱文藻
《厉樊榭先生年谱》，厉鹗于康熙五十三年至五十七年间（１７１４—１７１８），馆于汪舍亭、汪沆父子之听雨

楼。楼在“松盛坊”所属之“横大方伯里”，与瓶花斋相隔不远，其时或已与吴氏有往来。今检《樊榭山

房集》，可见到大量厉鹗与吴焯、吴城父子同游、唱和之作，可见二人往来之频繁。

此外，杭世骏道古堂亦在横大方伯里，其与瓶花斋吴氏之往来亦当颇早。杭世骏有《赵谷林爱日

堂吟稿序》，叙其与同时诸人之情谊曰：

　　余少时锐意科举之学，先师又禁不得为诗。后得交于赵氏谷林昆季。谷林有园亭，甲于通

邑。其时沈个庭、符药林两诗人皆主其家，尝所往来；吴明经绣谷、厉孝廉樊榭及余三人，则蒋径

之羊求也。⑥

文中“赵氏谷林昆季”即指小山堂主人赵昱（１６８９－１７４７，号谷林）、赵信（１７０３－１７６５，号意林）兄

弟，亦以藏书而闻名。吴焯往来其中，亦常以藏书互通有无。赵昱在回忆与吴焯的交往时，曾云：“绣

谷藏书颇矜惜，不轻借人，独许予钞，予所藏多绣谷亭本。予偶得善册，先生见之亦必取以勘定。”⑦可

见情好之笃。个庭、药林则分别指沈嘉辙、符曾，亦浙派中人，时馆于赵氏。

雍正元年至二年（１７２３－１７２４），上述六人（吴焯、厉鹗、赵昱、赵信、沈嘉辙、符曾）加上陈芝光，凡

七人，共赋《南宋杂事诗》七百零一首。其“凡例”云为补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馀》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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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清］袁枚：《随园诗话》卷三第六十三条，清乾隆嘉庆间随园增刻本。
［清］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七第九条，清乾隆嘉庆间随园增刻本。
［清］阮元：《两浙輶轩录》卷十五“吴焯”条引赵嘉楫序略，版本同前，第５３１页。
［清］吴颢、吴振棫：《杭郡诗辑》卷十四“吴焯”条转引，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清］吴焯：《药园诗稿》卷末，民国十二年重印本。
［清］杭世骏：《道古堂全集·文集》卷九，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４２６册第２９０页。
［清］丁申：《武林藏书录》“绣谷瓶花斋”，收入《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书店，１９９４年，第６６册第４６页。



实际是一部以吟咏南宋都城杭州旧史为题材的诗歌总集。诗下有注，以搜集、记载掌故轶闻为主。严
迪昌先生将《南宋杂事诗》之撰视为“异代‘梦粱’的群体选择”①，别具慧眼。而在笔者看来，此集更为
直接的一个作用，却是进一步推动了狭义“浙派”诗人群的崛起。袁枚《随园诗话》曾云：“吾乡诗有浙
派，好用替代字，盖始于宋人，而成于厉樊榭。”②后人乃以“宗宋”、“好典”、“重学”等为浙派诗的主要特
征，而以厉鹗为狭义“浙派”的代表人物。厉鹗一生编纂了大量与宋代有关的著述，最称名者如《宋诗
纪事》一百卷、《绝妙好词笺》七卷等。然以时间计，《南宋杂事诗》之创作实为最早。

而此书之编纂，与吴氏瓶花斋之藏书亦关联紧密。《南宋杂事诗》卷首“引用书目”多达近千种，其
中尤多宋元人著述，而这也正是瓶花斋藏书之特色。尤其是集中大量引用的南宋“江湖”诗人之别集，

当时颇为罕见，吴焯倾十馀年之力苦心搜求，始得其大概。雍正三年（１７２５）除夜，即《南宋杂事诗》撰
成后不久，吴焯为《南宋群贤小集》作序云：

　　余搜求不下十年，始汇其全。近日与赵谷林校勘此集，因书其端委示之。惜乎竹垞已往，不
及见余本之完善。忆曩日落帆亭舟中对语，老人深叹曹氏藏本之佳，而不知其不全。余生行都旧
地，遥遥白云，怀古何深，实甚快焉。③

按文中所及之“曹氏藏本”，即吴焯钞本所据之宋刻底本，曾先后经曹寅、郎温勤、吴允嘉收藏，吴焯即
由吴允嘉借钞而得，但也“仅有其半”而已，吴焯乃为补足之。今《南宋杂事诗》卷首尚有吴允嘉题诗，

末云“手把此编和泪读，斜阳衰草自悲风”，其中感触，或亦与“江湖”集之再全有关。按允嘉殁后，宋刻
由厉鹗代购，归藏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此时吴焯当已去世。至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一说四十七年），

此书再次散出，入苏州书贾钱景开手，并转售苏州汪雪礓，汪氏殁后则不复再闻，直至近代才始现世④。

此外传世之赵氏小山堂本、汪氏振绮堂本、鲍氏知不足斋本，则皆由瓶花斋而来。

吴焯去世后，瓶花斋由其长子吴城继承。应澧《吴小谷诗集序》称“绣谷先生博学工书诗，缟纻之
交遍天下。伯子殴亭开设坛坫，风雅接武”⑤，可见瓶花雅集之盛事在吴城的主持之下得到了延续。事
实上，就现有文献来看，由吴城主持的瓶花雅集次数更多亦更频率。这应该与雍乾之际“浙派”之诗人
群体渐趋兴盛有关。而吴城与浙派诸人年龄相仿，又参与了以厉鹗、杭世骏、丁敬、金农、汪沆等人为
主的“南屏诗社”，故瓶花斋也终成诗社诸人游宴雅集的一个重要据点⑥。今检厉鹗、杭世骏等人的诗
文集中，均留下了大量于瓶花斋宴集、倡和的诗作。如厉鹗《樊榭山房集》中，乾隆三年（１７３８）正月九
日⑦、乾隆九年（１７４４）正月十五日⑧，均有瓶花斋雅集之事。而乾隆十一年（１７４６）十二月八日腊八粥
联句之集⑨，与会者有吴城、周京、金志章、厉鹗、梁启心、丁敬、杭世骏、全祖望、顾之麟、丁健、汪启淑，

凡十一人；稍后之“食蟹联句”瑏瑠，与会者更多达十四人。由此，则瓶花斋雅集之盛亦可略见一斑。

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吴城去世。其弟吴玉墀时已中举，不久即远宦他乡。乾隆五十八年
（１７９３），洪亮吉于黔中遇吴玉墀，犹赠诗云“瓶花斋中书有目，不减鲍家知不足。搜罗各本元宋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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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严迪昌：《谁翻旧事作新闻──杭州小山堂赵氏的“旷亭”情结与〈南宋杂事诗〉》，《文学遗产》２０００年第６期。
［清］袁枚：《随园诗话》卷九第八十三条，清乾隆嘉庆间随园增刻本。
见《南宋群贤小集》卷首，清嘉庆六年石门顾氏读画斋重刻本。
鲍廷博：《南宋群贤小集目录跋》，转引自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卷七《江湖集》，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３２８－３３０页。而

据顾廷龙：《南宋书棚本江湖小集经眼记》，此书于１９４７年重现，顾廷龙先生尝经眼，后归藏于台湾“中央”图书馆。见《顾廷龙文
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４８７－４９２页。

［清］应澧：《闇然室文稿》卷三，清道光二十七年刻本。
关于“南屏诗社”，可参看拙文《南屏诗社考》，《厦门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清］厉鹗：《樊榭山房集》卷八有《正月九日夜同人集饮绣谷亭限灯字》，与会者有厉鹗、符之恒等。版本同前，第６２７页。
［清］厉鹗：《樊榭山房集·续集》卷四有《元夕雨中集吴敦复瓶花斋分得何字》，在座者尚有梁启心、周京、陈兆仑、陆秩等

人。版本同前，第１２３３页。
［清］杭世骏：《道古堂诗集》卷十五有《瓶花斋食腊八粥联句》，版本同前，第１１５－１１６页。此外，丁敬《砚林诗集》卷二、厉

鹗《樊榭山房集·续集》卷六、汪启淑《讱庵诗存》卷二皆有同题之作。
［清］杭世骏：《道古堂诗集》卷十五有《十月十二日集瓶花斋对菊食蟹联句》，版本同前，第１１８页。



一阁中无此精”①，而不知其时瓶花斋已然乏人打理，而藏书亦日渐散失矣。应澧在《吴小谷诗集序》曾

惋惜道：

　　夫小谷之才之学，使抱其先世遗书，以著作闻簪组，何足以易之。而一官远去，瓶花斋连遭邻

火，藏书散失，十无二三，贻悔厥心。平生出处，天若有限断于其间，使不得为刘壮舆、晁子止一辈

人，而以诗人终，夫岂小谷之志哉！②

在此文中，应澧一方面固肯定玉墀为官后的诗作“眼界既宽、格律益峻”，然而也婉转地批评了其因“一

官远去”而不能谨守家学、有所著述，并导致瓶花斋藏书之散失。嘉庆二年（１７９７），吴玉墀殁后返柩杭

州时，应澧又作《吴小谷丧自黔归》一诗，诗中“宦味浓酣老中酲”、“一官容易送浮生”等语③，读来尤令

人唏嘘。至此，则不特瓶花斋藏书渐散，其雅集之盛事亦不复再见矣。

四、余　论

在《杭郡诗辑》所载吴焯小传中，有一段文字罕见人提及，读来却颇耐人寻味。其文云：

　　雍正癸丑秋，招客游湖上，指败荷一本，谓座客曰：“此名士下场头矣。”闻者黯然。未几竟

卒。④

文中以“败荷”喻名士下场，虽未明言其所指，然其中悲怆、凄凉之情，实不言而喻，以故“闻者黯然”。

而若予以深究，这种“名士如败荷”之感慨显然并不仅仅着眼于个人之身世，更有一种对所处之环境、

时世的不安与失望。

按“败荷”语发于“雍正癸丑”，即雍正十一年（１７３３）。是年四月，雍正下诏命各省荐举才士，开博

学宏词之科。而据张熷《吴绣谷先生行状》记载，时“浙省有司首拟上先生名，予友杭君世骏亦自京师

贻书劝驾，先生答以诗，有‘野人自信非毛遂，先达何缘荐陆机’之句”，可知吴焯当时并未与选。同年

九月，吴焯即以病卒。张熷对此事表示可惜，并将此解释为“盖其时已婴疾，入秋遂不起矣”，认为是客

观原因所致。其行状末尾，更有针对此事的一段评论云：

　　先生少壮发闻于东南，士论皆以宜充本朝备著作，顾屑屑从举场四十馀年，卒无所遇。方今

朝廷辟大科，公卿交相论荐，此亦班、扬之选何异？而先生又遽已奄忽，不能以其身待，盖其命也。

据行状，吴焯十六岁成秀才，五十八岁卒，所谓“从举场四十馀年”者，盖指此。张熷将此视为命运不

济，却似乎忽略了吴氏此前“败荷”与“野人自信非毛遂”等语。显然，在经历了康雍之际严厉的文化制

度以及数十年的不第经历后，吴焯对功名、名士的期待恐怕早已消磨殆尽。

及至雍正十三年（１７３５）二月，清世宗再次下诏，以“降旨已及两年而外省之奏荐者寥寥无几”，尤

其是“江浙两省人材众多之地，至今未见题达”，鸿博之试才正式开始启动。至乾隆元年，应诏之士中

包括了众多吴焯当年之好友，如厉鹗、杭世骏、赵昱、赵信、汪沆、汪台、傅王露、陈兆仑等人，皆往应选，

惟中式者，不过杭世骏、陈兆仑等区区数人而已。未数年，杭世骏即以议满汉之见而触怒乾隆，罢归还

乡。则吴焯当年“名士如败荷”之喻，诚为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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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洪亮吉：《卷施阁诗集》卷十三《吴司马玉墀洗砚图》，版本同前，第２册第７５９页。
［清］应澧：《闇然室文稿》卷三《吴小谷诗集序》，清道光二十七年刻本。
［清］应澧：《闇然室诗存》卷六，版本同前。
［清］吴颢、吴振棫：《杭郡诗辑》卷十四“吴焯”条，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